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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八

恰巧丁约翰在家。要不然，冠晓荷和高第就得在大槐树下

面过夜。

晓荷，盖着一床褥子与高第的大衣，正睡得香酣，日本人

又回来了。

“醒醒，爸！他们又来了！”高第低声的叫。

“谁？”晓荷困眼蒙眬的问。

“日本人！”

晓荷一下子跳下床来，赶紧披上大衣。“好！好得很！”他

一点也不困了。日本人来到，他见到了光明。他忙着用手指拢

了拢头发，抠了抠眼角；然后，似笑非笑，而比笑与非笑都更

好看的，迎着日本人走。他以为凭这点体面与客气，只需三言

五语便能把日本人说服，而拿回他的一切东西来。他深信只有

日本人是天底下最讲情理的，而且是最喜欢他的。

见到他们，（三个：一个便衣，两个宪兵）晓荷把脸上的

笑意一直运送到脚趾头尖上，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，柔媚

的给他们鞠躬。

便衣指了指门。晓荷笑着想了想。没能想明白，他过去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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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看门，以为屋门必有什么缺欠，惹起日本人的不满。看不出

门上有什么不对，他立在那里不住的眨巴眼；眼皮一动便增多

一点笑意，像刚睡醒就发笑的乖娃娃似的。

便衣看他不动，向宪兵们一努嘴。一边一个，两个宪兵夹

住他，往外拖。他依然很乖，脚不着地的随着他们往外飘动。

到了街门，他们把他扔出去；他的笑脸碰在地上。

高第早已跑了出来，背倚影壁立着呢。

慢慢的爬起来，他看见了女儿：“怎回事？怎么啦？高

第！”

“抄家！连一张床也拿不出来了！”高第想哭，可是硬把泪

截住。“想办法！想办法！咱们上哪儿去！”

晓荷不再笑，可也没特别的着急：“不会！不会！东洋人

对咱们不能那么狠心！”

“日本人是你 高第搓着手问。假若不是什么？会不狠心

几千年的礼教控制着她，她真想打他几个嘴巴！

“等一等，等着瞧！等他们出来，咱们再进去！我没得罪

过东洋人，他们不会对我无情无理！”

高第躲开了他，去立在槐树下面。

晓荷必恭必敬的朝家门立着。等了半个多钟头，日本人从

里面走出来。便衣拿着手电筒，宪兵借着那点光亮，给街门上

贴了封条。

晓荷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。可是，像最有经验的演员，能

抱着病把戏演到完场，他还向三个人的背影深深的鞠了躬。鞠

完躬，他似乎已筋疲力尽，一下子坐在台阶上，手捧着脸哭起

来。他的历史，文化，财产，享受，哲学，虚伪，办法，好像

忽然都走到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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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第轻轻的走过来：“想办法！哭有什么用？”

“我完啦！完啦！”他说不下去了，因为心中太难受。用力

横了一下心，才又找到他的声音：“我去报告，报告！”他猛的

立起来。“那三个必不是真正东洋人，冒充！冒充！真东洋人

决不会办这样的事！我去报告！”

“你混蛋！”高第向来没有辱骂过父亲，现在她实在控制不

住自己了。“日本人抄了你的家，你怎么还念叨他们呢？难道

这个封条能是假的？要是假的，你把它撕下来！”她的喉中噎

了一下，说不上话来。用力嗽了几下，她才又说：“上哪儿去？

不能在这儿冻一夜！”

晓荷想不出主意。因人成事的人禁不住狂风暴雨。

高第去叫祁家的门。

祁家的大小，因天寒，没有煤，都已睡下。韵梅听见拍

门，不由的打了个冷战。瑞宣也听见了，马上要往起爬。“不

是又拿人呀？”韵梅拦住了他，而自己披衣下了床。她轻轻的

往外走；走到街门，她想从门缝先往外看看。可是，天黑，她

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大着胆，她低声问了声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，高第，开开门 高第的声音也不大，可是十分的急

切。

韵梅开了门。高第没等门开利落便挤了进来，猛的抓住韵

梅的手：“祁大嫂，我们遭了报！抄了家！”

韵梅与高第一齐哆嗦起来。

瑞宣不放心，披着大衣赶了出来。“怎回事？怎回事 他

本想镇定，可是不由的有点慌张。

“大哥！抄了家！给我们想想办法！”高第的截堵住许久的

泪落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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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宣又问了几句，把事情大致的搞清楚。他愿意帮忙高

第，他晓得她是好人。可是，为帮忙她，也就得帮忙冠晓荷；

他迟疑起来。他的善心，不管有多么大，也不高兴援助出卖钱

默吟的，无耻的冠晓荷。

韵梅不高兴给冠家作什么，不是出于狠心，而是怕受连

累。在这年月，她晓得，小心谨慎是最要紧的事。

高第看出瑞宣夫妇的迟疑，话中加多了央告的成分：“大

哥！大嫂！帮我个忙，不用管别人！冬寒时冷的，真教我在槐

树底下冻一夜吗？”

瑞宣的心软起来，开始忘了晓荷，而想怎么教高第有个去

处。“大小姐，小文的房子不是还空着吗？问问丁约翰去！”

韵梅也忘了小心谨慎。“你自己去一趟，他看得起你，不

至于碰了钉子！好吗，真要在树底下蹲一夜，还了得！”

约翰恰巧在家。这整个的院子是由他包租的，他给了瑞宣

个面子。“可是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啊！”

“先对付一夜再说吧！”瑞宣说。

韵梅给高第找来一条破被子。

大家都没理会晓荷，除了 “日本人跟丁约翰给了他两句：

英国人不同，你老没弄清楚。日本人翻脸不认人，英国人老是

一个劲儿。不信，你问问祁先生！”

晓荷没敢还言。可是，也并没感激瑞宣与约翰，因为他只

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，而不懂得什么叫善心与友情。他

以为他们的帮忙是一种投资：虽然他今天丢失了一切，可是必

能重整旗鼓，（只要东洋人老不离开北平！）再跳动起来，所以

他们才肯巴结他。再说，大赤包不久，在他想，必会出狱；只

要她一出来，她便能向东洋人索回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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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着约翰给拿来的小板凳，腿上盖着祁家的破被子，晓荷

感到寒冷，痛苦，可是心中还没完全失望。每一想到大赤包，

他就减少一点悲观，也就不由得说出来：“高第，不用发愁！

只要你妈妈一出来，什么都好办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可以出来？”高第没有好气的问。

“你还能咒她永远不出来？”

“我不能咒她，可是我也知道她都作了什么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难道她给我们挣来金钱，势力，酒饭，热闹，

都不对吗？”

高第不愿再跟他费话。

第二天，全胡同的人都看见了冠家大门上的封条，也就都

放任汉奸作恶感到高兴。大家都明白日本人的狠毒 ，而后

假充好人把汉奸收拾了；不但拿去他们刮来的地皮，而且没收

了他们原有的财产。虽然如此，大家，看见那封条，还是高

兴；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，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！

他们没想到，晓荷会搬到六号院子去。不过，这点失望并

没发展成仇视与报复；他们都是中国人，谁也不好意思去打落

水狗。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向晓荷打招呼 这点冷酷的冷

淡，在他们想，也满够冠晓荷受的了！

可是瑞丰是个例外。他看，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

会。他必须去跟晓荷聊天扯淡。而且，假若乘冠家正倒霉的时

节去献殷勤，说不定可以把高第弄到手。尽管高第不及招弟貌

美，可是有个老婆总比打光棍儿强。这是他的机会，万不可失

的机会。

“干什么去？老二！”瑞宣吃过早饭，见瑞丰匆匆忙忙的往

外走，这样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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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看冠先生去。”老二颇高兴的回答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干吗？嘁！大哥你不是还帮忙给他找住处吗？”

瑞宣在昨天夜里，就迟疑不定，是否应当帮这点忙。他最

怕因善心而招出误解 像老二的这种误解。这种误解至少会

使他得到不明是非，不辨善恶的罪名。听到老二的话，他的脸

马上变了颜色。几乎是怒叱着，他告诉老二：“我不准你去！”

“怎么？”老二也不带好气的问。

“不怎么！我不准你去！”瑞宣不愿解释什么，只这样怒气

冲冲的喊。

天佑太太明白老大的心意 他的善心是有分寸的，虽然

帮了冠家一点忙，而仍不愿与晓荷为友。她说了话：“听你哥

哥的话，老二！”

瑞丰非常的不高兴。扬着小干脸说：“好，好，我不去了

还不行吗？哼！这儿没有一丁点自由，我知道！”说完，他气

哼哼的走进屋里去。

瑞宣真愿意大吵大闹一顿，好出出心中的恶气，可是看了

看妈妈，他把话都封锁在心里。匆忙的戴上帽子，他走了出

去。

刚一出门，他遇上了冠晓荷！

晓荷向来不这么早起来；今天，因为屋中冷得要命，他只

好早早的出来活动活动半僵了的腿。小羊圈的人们多数是起床

很早的，他遇见了好几位邻居。他不知道怎么办好：对他们递

个和气吗，未免有失身分；虽然他目下的时运不太好，可是冠

晓荷到底是冠晓荷，死了的骆驼总比驴大！要是不招呼他们

吧，似乎又有点别扭；他觉得自己现在是“公子落难”，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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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大家的体贴与安慰；大家一定很爱听一听他的遭遇，而他

有对他们讲一讲的责任。

可是大家谁也没招呼他。他们只看他一眼，而后把眼移到

那张封条上去，而后淡然的走过去，好像他与封条是属于同一

类的东西。这使他非常的难堪，而感到一个人必须有房产，有

金钱，有势力，有日本人作靠山，有像大赤包那样的太太！没

有这些，你便是丧家之犬，大家不单不招呼你，高了兴还许踢

你两脚呢！想到这里，他动了气。他很想跑到日本宪兵营去，

报告全胡同的人都“反动”，一下子把他们全送进监狱里去！

一眼看到瑞宣，他以为得到了发发牢骚的机会。平日，他

总以为瑞宣高傲，冷酷，不合群儿；现在，他看瑞宣是比全胡

同的男女老少都更精明，因为瑞宣看出来死骆驼比驴大的意

思。

“瑞宣！”晓荷叫得亲切而凄凉“：瑞宣！”他的脸上挂着三

分笑意，七分忧惨，很巧妙的表示出既不完全悲观，而又颇可

怜来。

瑞宣连点头也没有点，昂然的走开。一边走，一边他恨自

己：为什么自己会把不打落水狗的道理应用到冠晓荷的身上

呢？晓荷不止是狗，而是疯狗；疯狗落了水，谁都有责任给它

几砖头，把它打下去，打下去！

晓荷倒没怎么难过，他原谅了瑞宣：“这并不是瑞宣敢对

我摆架子，而是英国府的关系！”正在这么自言自语的，高第

半掩着门叫他：“你进来，爸！”

进到屋中，晓荷看了看四角皆空的屋子，又看了看没有梳

妆洗脸的女儿，他干咽了几口。

“爸！你有主意没有？”高第干脆的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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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 ”他想了一想：“咱们银行里还有钱！看，”他由

怀里掏出支票本子来，“我老把这个宝贝本子揣在怀里！哪时

用钱，哪时刷刷的一写，方便！你妈妈的那本，我可不知道放

在哪儿了！”

“日本人抄了咱们的家，还给咱们留下钱？倒想得如意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？钱也抄了去？”晓荷着了急。“不能！不

能！”

“你不记得李宝山的事？”

“嗯 ”他答不出话来，头上忽然出了汗。

“不要再作梦！”

“我走，到银行看看去！”

“爸，你听着！我手里还有一点点钱。我去托李四爷先给

咱们买两张破床，跟一些零碎东西。我呢，赶紧出去找事。找

到了事，我养活你！可有一样，不准你再提日本人，再想帮助

日本人；是这样，我马上出去找事；不是这样，我走！”

“上哪儿？”

“哪儿不可以去？”

“你看你妈妈出不来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去找什么事？”

“能干的就干！”

“我先上银行去，咱们回头再商量好不好？”

“也 好！”

晓荷没雇车，居然也走到了银行。银行拒绝兑他的支票。

他生平第一次，走得这么快，几乎是小跑着，跑回家来。

“怎样？”高第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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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不出话来。他仿佛已经死了一大半。他一个钱也没有

了 而且是被日本人抢了去！

好久好久，他才张开口：“高第，咱们赶紧去救你妈妈，

没有第二句话！她出来，咱们还有办法；不然⋯⋯”

“她要真出不来呢？”

“托人，运动，没有不成功的！”

“又去托蓝东阳，胖菊子？”

晓荷的眼瞪圆。“不要管我！我有我的办法！”

高第没再说什么。她找到李四爷，托他给买些破旧的东

西。然后，她自己到街上买了一个小瓦盆，一把沙壶，并且打

了一壶开水，买了几个烧饼。

吃过了烧饼，喝了口开水，晓荷到处去找他的狐朋狗友。

这些朋友，有的根本拒绝见他，有的只对他扯几句淡。

连着十几天，他连大赤包的下落也没打听出来。他可是还

不死心。他以为自己虽然不行，招弟可一定有些办法。她在哪

儿呢？他开始到处打听招弟的下落。招弟仿佛像一块石头沉入

了大海。

晓荷没有了办法，只好答应高第：“你找事去好啦！”

又过了几天，大赤包与招弟还是全无消息，他故意想讨高

第的喜欢：“要这样下去呀，我想我得走，上重庆！”

“好！我跟你走！”

晓荷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改嘴：“可千万别到处这么乱说去

呀！好家伙，走不成，先掉了脑袋！我看哪，我还是修道去

好！白云观哪，碧云寺哪，我那么一住，天天吃点罗汉斋，烧

烧香，念念经，倒满好的！”

高第决定不再跟他多费话。她看明白，他已无可救药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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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死，他也还是这么无聊！她很想一横心，独自逃出北平去。

但是她又不忍。没有她，她想，他必会闹到有那么一天，连一

条狗都不会向他摇摇尾巴。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还会找日

本人去；日本人给他一个烧饼，他便肯安心的作汉奸！不，她

不能走！她须养着他，看着他，当作一个只会吃饭的废物那么

养着他；废物总比汉奸好一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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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九

大赤包下狱。

她以为这一定，一定，是个什么误会。

凭她，一位女光棍，而且是给日本人作事的女光棍，绝对

不会下狱。误会，除了误会，她想不出任何别的解释。

“误会，那就好办！”她告诉自己。只要一见到日本人，凭

她的口才，气派，精明，和过去的劳绩，三言两语她就会把事

情撕捋①清楚，而后大摇大摆的回家去。“哼！”她的脑子翻了

个斤斗，“说不定，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，日本人还再

给她加升一级呢！这不过是月 ，算不了什令中的一点小磕绊

么！”

可是三天，五天，甚至于十天，都过去了，她并没有看见

一个日本人。一天两次，只有一个中国人扔给她一块黑饼子，

和一点凉水。她问这个人许多问题，他好像是哑巴，一语不

发。她没法换一换衣裳，没地方去洗澡，甚至于摸不着一点水

①撕捋，理清头绪，排解纷难。

②月令中的一点小磕绊，经常碰到的小挫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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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洗手。不久，她闻见了自己身上的臭味儿。她着了慌。她开

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个误会！

她切盼有个亲人来看看她。只要，在她想，有个人来，她

便会把一切计划说明白，传出去，而后不久她便可以恢复自

由。可是，一个人影儿也没来过，仿佛是大家全忘记了她，要

不然就是谁也不晓得她被囚在何处。假若是前者，她不由的咬

上了牙：啊哈 ！大家平日吃着我，喝着我，到我有了困

难， 没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，一群狗娘养的！假若是后者

人知道她囚在哪里 那可就严重了，她出了凉汗！

她盘算，昼夜的盘算：中国人方面应当去运动谁，日本人

方面应该走哪个门路，连对哪个人应当说什么话，送什么礼

物，都盘算得有条有理。盘算完一阵，她的眼发了亮；是的，

只要有个人进来，把她的话带出去，照计而行，准保成功。是

的，她虽然在进狱的时候有点狼狈，可是在出狱的时候必要风

风光光的，她须大红大紫的打扮起来，回到家要摆宴为自己压

惊。

她特别盼望招弟能来。招弟漂亮，有人缘儿，到处一奔

走，必能旗开得胜。可是，谁也没来！她的眼前变成一片乌

黑。“难道我英雄了一世，就这么完了吗？”她问自己，问墙

壁，问幻想中的过往神灵。白问，丝毫没有用处。她的自信开

始动摇，她想到了死！

不，不，不，她不会死！她还没被审问过，怎会就定案，

就会死？绝对不会！再说，她也没犯死罪呀！难道她包庇暗

娼，和敲妓女们的一点钱，就是死罪？笑话！哪个作官的不搂

钱呢？不为搂钱，还不作官呢，真！

她想起来：自己的脾气太暴，太急，所以就这么快的想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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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死！忍着点，忍着点，她劝慰自己，只要一过堂，见到日本

法官，几句话她便能解释清楚一切，而后安然无事的回家。这

么一想，她得到暂时的安慰与镇定。她整一整襟，拍拍头发，

耐心的等着过堂受审；什么话呢，光棍还能怕吃官司？她抿着

嘴笑起来。

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没有人来传她过堂。她的脸上似乎只剩

了雀斑与松皮，而没了肉。她的飞机头，又干，又乱，像拧在

一处的乱麻，里边长了又黑又胖的虱子。她的眼睛像两个小火

山口儿，四圈儿都是红的。两手老在抓挠，抓完了一阵，看看

手，她发现指甲上有一堆儿灰白的鳞片，有时候还有一些血。

她的脚踵已冻成像紫里蒿青的两个芥菜疙瘩。她不能再忍。抓

住狱房的铁栏杆，她拚命的摇晃，像一个发了狂的大母猩猩。

她想出去，去看看北海，中山公园，东安市场，和别的地方。

她想喝丁约翰由英国府拿来的洋酒，想吃一顿由冠晓荷监造的

饭食。至少，她要得到一点热水，烫一烫她的冻疮！

把手摇酸，铁栏杆依然挡着她的去路。她只好狂叫。也没

用。慢慢的，她坐下，把下巴顶在胸上，听着自己咬牙。

除了日本人，她怀恨一切她所认识的老幼男女。她以为她

的下狱一定和日本人无关，而必是由于她的亲友，因为嫉妒

她，给她在日本人面前说了坏话。咬过半天牙以后，她用手托

住脑门，怀着怒祷告：“东洋爸爸们，不要听那些坏蛋们的乱

造谣言！你们来看看我，问问我，我冤枉，我是你们的忠臣！”

这样祷告过一番，她稍微感到一些安恬。她相信她的忠诚

必能像孝子节妇那样感动天地的感动了东洋爸爸们，很快的他

们会询问她，释放她。她昏昏的睡去。

并没有十分睡熟，只是那么似睡非睡的昏迷：一会儿她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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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自己，带着招弟，在北海溜冰大会上，给日本人鞠躬；一会

儿她是在什么日本人召集的大会上，向日本人献花；一会儿她

是数着妓女们献给她的钞票。这些好梦使她得到些甜美的昏

迷，像吃了一口鸦片烟那样。她觉得自己是在往上飞腾，带着

她的臭味，虱子，与冻疮，而气派依然像西太后似的，往起

飞，一位肉体升天的女光棍！

忽然的一股冷气使她全身收缩，很快的往下降落，像一块

脏臭的泥巴，落在地上。她睁开了眼，四围只有黑暗，污浊，

恶味，冷气，包围着她，一个囚犯。她不由的又狂叫起来。怒

火燃烧着她的心，她的喉咙，她的全身。她忘记了冷，解开衣

上的钮扣，露出那松而长的双乳，教墙壁看：“你看，你看，

我是女的，女光棍！为什么把我圈在这里？放我出去！”她要

哭，可是哈哈的狂笑起来。三把两把的把衣服脱掉，歪着头，

斜着眼，扭着腰，她来回的走。“你看，看！”她命令着墙壁：

“看我像妓女不像？妓女，窑子，干女儿，钞票，哈哈！”

由栏杆的隙缝中，扔进来一块黑的饼子和一小铁筒水。她

赤 就 他妈的这么对待我吗？连着身，抓住铁栏杆，喊： “嗨！

所长都不叫一声？我是所长，冠所长！”而后，像条疯狗似的，

爬在地上，喝了那点水。舔着嘴唇，她拾起那块黑饼，闻了

闻，用力摔在墙上。

在她这样一半像人，一半像走兽，又像西太后，又像母夜

叉，在狱中忽啼忽笑的时节，有多少多少封无名信，投递到日

本人手里控告她。程长顺的那个状子居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

意。同时，颇有几位女的，因想拿大赤包的地位，不惜有枝添

叶的攻击她，甚至于把她的罪状在报纸上宣布出来，把她造成

的暗娼都作了统计表揭露在报纸上。



第 17 页

冬天过去了。春把北平的冰都慢慢的化开，小浪小湖像刚

刚睡醒，一睁眼便看见了一点绿色。小院的墙角有了发青的小

草，猫儿在墙头屋脊上叫着春。

大赤包的小屋里可没有绿草与香花。她只看见了火光，红

的热辣辣的火光，由她的心中烧到她的口，她的眼，她的解了

冻的脚踵。她自己是红的，小屋中也到处是红的。她热，她暴

躁，她狂喊。她的声音里带着火苗，烧焦了她的喉舌。她用力

喊，可是已没有了声音；嗓子被烧哑。她只能哼吃哼吃的出

气，像要断气的母猪。

她把已长满了虱子的衣服，一条条的扯碎。没有可撕拉的

了，她开始扯自己的头发，那不知曾经费过多少时间与金钱烫

卷的头发。她握着拳头打尤桐芳，可是打在墙上，手上出了

血。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叫骂：“臭娘们，撕碎你！”她撕扯，撕

扯，已分不清撕扯的是臭娘们，还是她自己。虽然没有了声

音，她却依然喊叫。她喊叫汽车夫，怒叱着男女仆人与小崔，

高叫着“皇军胜利！”虽然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喊叫的是什么，

可是她以为全世界都听见了她。疲乏了，停止喊叫，她却还嘟

嚷着：打！打！打！她的脑中一会儿出现了一群妓女，一会儿

出现了几个亲友；打，打，打，她把那些影子都一一的打倒，

堆在一块，像一座人山，她站在山巅上；她是女英雄，女光

棍，所长！

慢慢的，她忘了自己。一会儿她变成招弟，打扮得花枝招

展的，拉着一个漂亮的男子，在公园调情散步，一会儿她变成

个妓女，疯狂的享受着爱的游戏。忽然的，她立起来，像公鸡

搔土似的，四处搜寻，把身子，头，手脚，碰在门上，墙上。

“我的钞票呢？钞票呢？谁把我的钱藏起来？谁？藏在哪儿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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